




    雲晒一到晚上就變得很黑很暗，因為沒有路燈。我們

要出去都得拿手電筒，除了看路，還要小心無所不在的牛

糞。在雲晒的最後一天晚上，我們走去學生家找學生。要

回去的時候，我本想自己走，但學生看到了，馬上跨上摩

托車：「老師，我載你回去！」

    就算回到了台灣，只要一想到孩子們的貼心舉動，我

就有種溫馨的感覺。

    關於這些貼心孩子的故事，我可以再講上好多個…

陶土

    在台灣學校的陶藝教室裡，我輕鬆地擁有一切資源：

釉藥、電腦控制的電窯、黏土。普通黃色陶土一包四十公

斤，新台幣一百八十元，便宜又好用。土質柔軟，沒有其

他雜質。我做陶做了兩年了，都沒有自己動手尋找過黏土

──因為「沒有黏土」從來就不是個問題。身處於忙碌的

台北城，我總覺得與其花時間去尋找、挖黏土，手邊有能

用的陶土為什麼不用呢？

     在協會參加志工行前培訓的時候，我曾問過惠如姐我

在柬埔寨教陶藝的可能性。我當時得到的答案是，我們陶

土的來源不確定，燒的地方不確定，燃料也需花另一筆錢

購買。當時的我聽到這樣的答覆，心理有點失望。我想要

教自己的專長。

      不過做點實驗總可以吧?我抱著一絲絲希望，帶著鋤

頭，到光中學校旁的沼澤開挖黏土。大約挖到手掌差不多

的深度時，鬆軟的土已經被挖出來，我看到土地裡露出棕

紫色的黏土。捏一捏，好柔軟好有黏性呀！我原以為要挖

很久才會有所收穫呢！

    不過黏土區似乎並不是一整層的，而是一塊一塊分散

在不同地方。也就是說，同一深度在不同地區，才幾步之

遙，土的狀態就完全不一樣。

    光中學校的校長看到我在挖土，還十分熱心地引我到

校園內的「本頭公媽廟」後面。那裡有一個好大的蟻窩，

蟻窩上長了至少三種以上同的大樹。校長捏一塊土給我，

的確，細緻柔密。只是我在試著挖土的時候被紅螞蟻咬了

一口，因此作罷。

    有大約三天的早上，我都坐在學校走廊盡頭的椅子上，

專心地捏著我的陶。上丁的學生們需要範例。如果我上陶

藝課而沒有範例的話，孩子們很有可能作品會做不太出

來。每當第一、二堂的英文及數學下課後空檔，總會有一

些孩子們圍在我的桌子旁邊問我：「老師做什麼？」最

後，我捏出了兩個小鳥造型的罐子，想利用營火晚會這機

會把作品燒硬了，好打包帶回台灣繼續燒。

    我想我是得了嚴重的職業病吧！我走在柬埔寨的泥土

路上，眼睛不只看見泥土路，更看見做作品的好材料。有

一次在雲晒的某個中午，我們與學生們相約去荷花池採蓮

子。去蓮花池的中途，我們經過好長一段的爛泥路。爛泥

是紅色的；荷花田附近的田埂是黑色的泥土…我密切注意

著泥土的顏色。

     我們在雲晒的一次星期天，學生和老師們一起騎著機

車去瀑布玩。在去瀑布的途中，有一段路坍塌了。河水不

斷沖刷著斷路而裸露的泥土地。我們大夥小心翼翼地、每

個人紛紛脫下夾腳拖鞋過河。我赤裸的腳踏在土上，感覺

這些土充滿了粘性。於是回程時，抓了一些泥土裝進塑膠

袋中。

    現在，那些土被我從柬埔寨的鄉間帶回繁華的台北。

我把土上了釉藥，送進窯裡燒。陶藝教室裡的學姊看到我

要燒這些陶土碎片，好奇地問我，你燒這些東西幹嘛？我

笑了笑，告訴她：「這可是我很重要的紀念品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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